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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作家梁定东作品研

讨会近日在上海市文联举

行。一个甲子笔耕不辍，

梁定东创作了许多脍炙人

口的作品。无论是以漫长

播出史成为一代人温暖记

忆的电视情景剧《红茶

坊》，还是诞生至今一票难

求的独脚戏《石库门的笑

声》，他用细腻笔触勾勒上

海弄堂生活，用笑声串联

城市记忆。

梁定东被誉为“高产

作家”，60年来累计创作

作品超千部。上周末，上

海独脚戏艺术传承中心

（上海市人民滑稽剧团）精

心打造的《梁定东曲艺佳

作精品荟萃》系列专场演

出，在兰心大戏院落幕。

专场以《又见红茶坊》《一

见你就笑》为双主题，三天

连演五场，场场爆棚。

上海独脚戏传承中心

党支部书记、主任潘前卫

表示希望以专场为桥梁，

吸引青年人才加入海派滑

稽艺术的传承队伍，守住

上海话的根、独脚戏的魂，

他说：“梁定东是我认识的

最懂上海的生活观察家。”

专家刘文国则这样评

价：“他的作品充满了生活

质感，无论是人物刻画还

是情节设置，都精准地捕

捉到了上海市民的生活状

态，是海派文化的生动诠

释。”

在为 80岁梁定东喝

彩的同时，人们也不得不

正视滑稽戏当下发展的困

境，首当其冲的便是创作人才匮乏的问题。艺

术类高校鲜有滑稽戏相关专业，缺乏系统的人

才培养体系，导致新鲜血液难以注入。

在现场，滑稽名家王汝刚提出，滑稽戏要

发展、传承、创新，就要在传统“四功”的基础上

提升，形成“新四功”——能演、会唱、善辩、可

写。文艺评论家毛时安也指出，滑稽戏要坚持

自身特点，不能为追求“高雅”而背离本体。

白玉兰戏剧奖评委会副主任吴孝明认为，

滑稽戏的发展不仅需要人才的支撑，还需要在

作品内容和表现形式上不断创新。他说：“像

梁定东这样的剧作家为我们树立了榜样，他们

的作品既有传统滑稽戏的精髓，又能与时俱

进。当下的滑稽戏创作应该借鉴这种思路，在

传承中创新，在创新中发展。”

本报记者 朱渊

常玫瑰通过写作重新定义生活
剧
作
家
也
是
上
海
生
活
观
察
家

从
梁
定
东
六
十
年
创
作
生
涯
看
滑
稽
戏
的
传
承
与
创
新

中人艺艺艺艺艺艺艺艺艺艺艺艺艺艺艺艺艺艺艺艺艺艺艺艺艺艺艺艺艺艺艺艺艺艺艺艺艺艺艺艺艺艺艺艺艺艺艺艺艺艺艺艺艺艺艺艺艺艺艺艺艺艺
新大众文艺

■■
常
玫
瑰

常
玫
瑰

■■ 馄饨店里馄饨店里
的小书架的小书架

扫码看扫码看
常玫瑰的故事常玫瑰的故事

■■
《《
又
见
红
茶
坊

又
见
红
茶
坊
》》
海
报
海
报

手手记记记 者

常玫瑰，是她的本名。在 12 月 2

日的第十三届里下河文学研讨会上，

她成了全场的焦点。故事之所以动

人，或许正因为它超越了“逆袭”的简

单叙事。

而“常玫瑰”，在里下河地区还有

很多。比如农民作家王玉兰、退役军

官陈铭、企业主王思本、语文老师姜伟

婧、退休工人杜萍……这片水网密布

的土地，自古便孕育出绵密、细腻、扎

根生活的文化性格。而更直接、更关

键的“气候”，则是如《夜光杯》一般的

副刊写作平台，为无数“常玫瑰”提供

了一个零门槛、高包容、强反馈的起步

空间，激发了普通人的表达自信，最终

聚合成一股不可忽视的创作力量。

常玫瑰的馄饨店，因文字变成了

天南地北文友的“驿站”。他们通过书

写，不仅记录了生活，更重新定义和照

亮了自己的生活。

他们或许并非传统意义上的作

家，但他们是最真诚的生活记录者和

心灵表达者。他们的存在本身，就是

对我们时代文学生态的一种丰富和提

醒——最打动人心的诗篇，往往就藏

匿于沸腾的烟火深处，等待一颗敏锐

而执着的心，去发现、去点燃。

这朵“玫瑰”，以及她身后那片正

在怒放的文学原野，正静静诉说着：人

人皆有故事，人人皆可成诗。

赵玥

人人皆可成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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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人间百态
常玫瑰的店，不太像馄饨店。每

张桌子上都立着个小书架，木头做

的，斜斜地架着三五本书。书是会流

动的——今天这本，明天那本，都是

她选的，像田里的庄稼一茬接一茬。

最显眼的位置，最近摆着她自己的散

文集《左手诗情，右手烟火》。11月刚

出版，淡粉的封面，干干净净的。

二楼偶尔传来人声，低低的。那

是读书会，文友们自己来的，她不怎

么上去，就在楼下听着，给食客下馄

饨。有时送壶茶，脚步轻得像影子。

客人多是熟客，坐下来就扫码下

单，看到玫瑰在接受采访，也不吱声，

读着餐桌玻璃板下压着的玫瑰的文

章，静静等着馄饨。

也有生客。一个重庆小伙，出差

来的，坐在靠窗的位置读她的书。读

着读着，眼泪掉在书页上，啪嗒一

声。她看见了，不声不响递过去纸

巾。后来知道，小伙子失恋了。她

说：“再去追一次嘛。”小伙子走时，买

下常玫瑰的书，还在书上写了信，说

要寄给那个姑娘。她站在店里，忽然

觉得写作是件奇妙的事——那些从

心里流出来的字，会流进另一个人心

里，再变成勇气流出来。“成不成不知

道，”她笑，“试试总归好。”

上海的闺蜜这些年一直没有和她

断了联系。对常玫瑰来说，上海不是

一个地名，而是一串具体的念想——

最好的闺蜜在那里，读的第一本武侠

小说的来处在那里，还有《夜光杯》，

“那是我们写作者向往的殿堂”。

写世间小事
她写东西，多在空闲时，不知不

觉写了几十万字。

手机掏出来，指尖在屏幕上点

着，快快的。公众号叫“小草也开

花”，在南京工作的女儿帮她运营。

她写女儿，写顾客，写文友，写馄饨锅

里的热气，写躲雨的人们不愿进店怕

踩脏地板，写不愿透露姓名的人送来

的茉莉开花了，写自己藉藉无名却收

获了那么多的关爱。“都是小事。”她

说，“可小事里有人啊。”

2020年7月10日，她的文字第一

次变成铅字，《小草也开花》发表在泰

州晚报的副刊“坡子街”上。92岁的

食客袁爹爹举着报纸，一进店里就喊

着：“常玫瑰常玫瑰！你的文章见报

了！”她正忙着煮馄饨，手上沾着面

粉。就那样举着报纸看，看了又看，

好像不认识那些字了。“天啊！”她喃

喃地说，“是真的呀。”

后来一篇接一篇，竟写了七八十

篇。即便退稿，她也不恼，“本来就是

写着玩的”。投出去，就忘了，哪天突

然刊登出来，是惊喜；没登，也不失

望。“像种菜。”她说，“撒了种子，不一

定每颗都发芽。可地里总归是绿

的。”

暖此间烟火
常玫瑰这一路，走得弯弯绕绕。

她生在兴化茅山，初中时作文

好，老师常念。可家里穷，高中没得

上。18岁去东北，跟着堂哥堂嫂打

工。后来结婚，生女，女儿说“羡慕别

人有妈妈陪”，她就回来，在学校边上

开了这家店。

一开 16年。老店很小，十几平

方米，墙皮都斑驳了。现在的店宽

敞、亮堂，是政府给的支持，“新时代

文明实践点”的牌子挂在门口。有人

担心环境会变她会变，她写篇文章回

应：我还是我。“从老破小到宽敞明

亮，走的是一条越来越敞亮的路，不

是拐弯的路。”她说。

下午两三时，客少了。她洗净

手，在靠窗的位置坐下。阳光斜斜地

照进来，落在摊开的书上。书架上的

留言板又多了新图案——有年轻人

画的蓝玫瑰，“因为希望你在蓝天白

云下开呀”。

“愿玫瑰长在哪里都越开越美。”

墙上满满都是文友和食客留下的祝

福，便利贴贴满了又收集起来，已经

数不清是多少次了。

在这热气腾腾的人间，常玫瑰像

一棵生了根的植物，在馄饨香和墨香

之间，慢慢地、坚定地开着，开成一朵

不凋的玫瑰。

特派记者 赵玥
（本报泰州今日电）


